
 

 

 

 

 

 

 

 

 

 

 

  這天夜裡，他走了，為了養家糊口，離開了妻子和故鄉，拿起行囊，依

依不捨的向妻子道別，踏上了新的旅程。 

  這是清潮雍正年間的山西，這裡常不下雨，土地乾燥，無法種植糧食作

物，使這裡的人民吃不飽 生活困苦，所以大部份的人日子都不好過。這時就

有人想要到外頭的內蒙，從事俄國貿易，看可否掙個錢大富大貴。人們互相

傳誦著這事兒，聽人家這麼說著：「在榆次車輞村的常氏人，常仲林的第八代

子孫常威，在康熙 40 年已從西口回來光燿袓宗啦！第九世孫也正忙著擴大院

子。」 

又有人說：「看那些從口外回來的人，哪個不是賺了挺多銀子，開了多少店，

擄了多少內蒙人的心啊！咱們也去口外轉轉，多少也可掙些銀子回來。」這

讓他有些許心動。 

  他是希口，方年二十歲，才剛新婚，他是榆次縣車輞村的有為上進的青

年，聽見自個兒的同鄉去內蒙賣茶，賺了一袋子的錢回來光燿袓宗，回饋鄉

里，也想學著他給家裡人過上好日子。但他旳好友,同為車輞村的沙胡告訴他：

「希口兄，別去唄，咱怎聽人提，在平遙有個王家大院，派了許多英勇鏢師，

給郭家子孫迎回，但回來了卻只有郭家子孫一人，剩下的全陣亡啦！這多危

險，別去冒險唄！」 

  接著又說：「我還聽說，那漫漫長路，常有土匪搶你的包袱，殺了你或在

路上餓死了，現在可好，問你怎麼辦！」 

  希口說：「瞧你慌成那樣，咱同鄉，那常威，不就衣錦還鄉，現可不是好

好的？你不試怎會知道，你也是個有家庭的人，難道你忍心看你妻小活受罪

嗎？說不定也没這可怕，就當作經驗，闖闖唄！」 

  沙胡見他心意已決，便不再勸了，也決定陪他一起闖西口。兩人回到了

希口的家，到大廳的佛堂上柱香，說：「求你保佑咱們了，我們可要去賺錢回

來，回饋這裡，不富不歸鄉。」 

  這天夜裡，希口待了妻子瑰蘭一些事，好好管理家，好好照顧沙胡的妻

子，瑰蘭只是流著淚點點頭，答應了他，深夜時，瑰蘭目送著希口和沙胡，

在一聲聲「哥哥，妹妹在家鄉等你回來．．．」的哀傷中出發了！ 

  帶著期待和緊張的心情，踏上掙錢的道路，希口把他找到的一張地圖看

了又看，轉頭看向沙胡：「這地圖給了很多條路，咱倆要走哪一條？」 

沙胡一口說：「走黑土崖子這條吧！較近。」 



希口有些擔心：「可聽說黑土崖子有許多土匪，咱換一條吧！」 

沙胡拍拍胸胸脯道：「没事的，早些掙錢，早日回家和妻兒團聚。」 

  希口說不過他，便跟他一起走了黑土崖子。很快的，他們已經走到了茫

茫沙漠黑土崖子，風大得把沙子吹得满天都是，讓他們倆都看不見，四處看

丕到任何方向，又餓又冷的他們，不知該如何是好？眼看著食物越來越少，

這時剛好遇到一支駱駝隊，他們懇求著商人分些食物給他們，而商人也很好

心的給了水和饅頭，並且一起同行，原來這商隊來自山西祁縣的放蒙商隊，

他們運了南方的茶葉，運了一些絲綢、糧食而也聽說了常威的事，也想試試

看。那些蒙人可都缺這些的。聊著聊著，忽然見到一群身材魁武，手持大刀

土匪，擋了他們的去路，這幫土匪說也囂張，一張口就要一萬萬兩過路費！ 

  沙胡沉不住氣，大駡道：「好個土匪，咱只是平民百姓，身上哪會帶這麼

多錢，你好手好腳，搶錢不成？」那土匪老大氣炸了：「竟說老子是土匪，你

不要命！老子可是大善人，見你弱小，給你要了幾兩銀子，要不既没錢，放

下那些包袱，老子就不找你渣了。」 

  希口趕緊出來說：「老大，你行行好，這咱們要做生意的，真不能給您。」 

那土匪說：「好啊！你這臭小子，敢跟我頂嘴，今天就使老子教訓你，弟兄們，

給我搜！」 

  於是土匪們開始搶奪駝隊和希口他們的東西，沙胡看不下去，拿起棍子

和土匪打了起來，但寡不敵眾，沙胡和幾位商人受了重傷，希胡看著血流滿

面，躺在地上沙胡，流著淚說道：「你怎麼那麼傻？東西再批即可，那些匪子

要，便給去唄！命没了就啥都没了，況且你老婆還在家等你呢！如果你走了

怎麼辦呢？咱們不是說好要一起做生意掙大錢，你怎可以騙我？」 

  沙胡用盡了全身所有的力氣，「兄．．．弟，這．．．回．．．是我騙了

你，下輩子再還，下輩子我們說好再當拜把，替．．我照顧．．．妻兒，好

好．．．撐下去，完成你的．．．。」沙胡失血過多，話還没說完，便過世

了，希口真的崩潰了，大哭，快昏了，人累了，心碎了，淚也流乾了。 

  將沙胡和幾位夥伴埋好後，希口在沙胡的墓上寫上「車輞村勇士霍沙胡」

並喃喃唸道：「你今生這樣是我造成的，來世加倍奉還，等我光燿家鄉，再接

你走！」希口帶著不捨，繼續上路。 

  陸陸續續的，這黃沙路越來越難走，幾位跟隨的商人，不是冷死就是餓

死，最後只剩希口一個人拉著馬繼續趕路，有時真的太艱辛，希口真的好想

放棄，乾脆回家算了，乾脆餓死好了。但是他又會想起瑰蘭的期盼，沙胡臨

終前說的話，使他再鼓起勇氣撐下去。 

  又過了兩年，雍正１０年，他已到了殺虎口，沒有糧食餓了近三天的他，

上前和一位商人要了點糧食，順便打聽打聽這地方。 

  商人告訴他：「這是殺虎口，在明朝，甚至更早以前，它是一個重要關隘，



時常有盜匪出没，因而常有人葬生於此。」 

商人接著問：「先生，您怎麼會到這裡？」 

希口老實的說：「我名周希口，方年 22，要到綏遠恰克圖一帶做買賣，掙錢給

妻小，之前還有位同行的朋友沙胡，在黑土崖子那給一幫匪子殺了，先生，

您貴姓？」 

那商人回答：在下姓范，名毓賓，奉皇上旨令前來殺虎口，您剛說的黑土崖

子，是匪子最多的地方。」 

希口試探的問：「毓賓先生，您袓父是否為順治年間，被皇帝封為八大皇商

一？」 

范毓賓一臉驚訝的回答：「是的，您怎麼會知道？」 

希口笑了笑回答：「之前我袓父常告訴我有關您爺爺袓父的事，常稱讚您袓父

經商厲害！對了，您為何前來殺虎口？」 

范毓賓嘆了口氣說：「是雍正帝派我來的，因為軍糧的問題，當時皇上派人運

來一車軍糧要至殺虎口，但是半路上被劫走了，我自告奮勇前來了解狀況，

希望這次的軍糧可以順利運到。」 

希口點點頭：「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 

范毓賓又接著問希口：「希口兄，您剛是否經過了雁門關？您可知道這有條叉

路？」 

沙胡不加思索的回答：「我没多想，便選了這條路！」 

范毓賓道：「您剛說到那做生意？」 

「內蒙」希口趕緊回答。 

范毓賓鬆了口氣：「還好您幸運，不然您就到東北啦！」 

希口一臉狐惑的問：「什麼？東北？范先生，可以告訴我，另一條路是到哪

了？」 

范毓賓道：「那路通往張家口，人稱的東口，所以才有人說＂人走西口通殺虎，

往東便走張家口＂並留下＂走西口，走東口＂的說法。」 

希口鬆了一口氣道:「還好，范先生，那雁門關是否也是重要的貿易指標?」 

范毓賓看著遠方說:「是呀！就是因為它是通往西口和東口的重要關卡，人們

來都要慎選，要特別小心！」 

希口向范毓賓道謝：「謝謝您呀范先生，我了解了，也祝福您們平安順利，我

也不便久留，還得趕路呢！」揮別范毓賓，再踏上走西口貿易之路。 

  春去秋來，年復一年，經過歲月的歷練，他已經變得更堅強也更成熟了

1735 年的春天他終於來到他期待的目的地＿＿綏遠，開始了新的生活。他想

了想，之前聽父親說，想要擄獲蒙古人的心，可以進些絲綢或是漢地的小玩

意、手工藝．．．．．所以他進了些華美的絲綢，因為他做人實在，童叟無

欺，價格又平實，絲綢花樣又多，很快的，這兒地人都很喜歡跟他買，漸漸



的他變有錢了。他把這些錢存起來，每個月就會寄些回去給遠在家鄉的瑰蘭，

一年後絲綢小鋪成了店面，也雇了幾位夥計。當上掌櫃的希口，沒有因為變

得有錢而驕傲自滿，反而更謙虛更善待別人，每當看見有人餓著、渴了，他

就會要夥計拿些點心和茶給他們，不然就直接在店門前，擺張小桌子，放些

乾糧和解渴的茶，供這些走口外的人使用，漸漸的，他也替店面打響了名聲。 

  一天，夥計求語問希口：「大東家的，您為何要放置桌子、擺上點心，供

那些不認識的人吃喝呢?」希口笑著回答:「我也是苦過來的人，曾經在我最無

助的時候，我也受人助過，大家都是走口外人，互相照應一下是應該的，而

今天我有能力幫助人，就盡我最大的能力，續傳這份互助的情。」 

求語崇拜的看著希口說:「東家說的極是，我願跟著大東家的腳步走。」 

  希口每日辛勤工作，從不殆懈，生意一年比一年擴大，他還把事業擴到

恰克圖做為分店，他也長期待在恰克圖，並把求語升為綏遠的掌櫃，管理這

總店的一切，自己則會定期回來勘查。一直到後來遇見他，更改變了這店鋪。 

  十年後的嚴冬，希口從恰克圖回來的路上，遇見一小伙子，衣服單薄，

鞋子已磨破，他倒在雪地裡，希口撞見了，想說也快到家了，就把這年輕小

伙子給揹回店裡，命求語沏一壼熱茶和温暖的衣服給他。 

  慢慢的小伙子醒了過來，他求道：「先生，求求您，可以給我一點食物嗎？

我已經五天没有吃東西了！」希口馬上命求語給他煮了碗麵。 

小伙子感激道：「先生，謝謝您，我該如何報答您？」 

希口說：「好好休息，明天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隔天清早，求語上樓叫那小伙子用早，發現床是空的，下樓發現他正在

幫忙打掃店門口。 

  求語趕緊拿走掃把，並說道：「你休息就好，身體都還没恢復，你是客人，

不該讓你做這事兒！」 

  小伙子回答道：「没事兒的，我好多了，我才要謝謝您倆救了我的性命。」 

過了一會兒吃飯時，希口問：「小伙子，打哪來呢？要去哪裡呢？怎麼没有伴

一起隨行呢？」 

  小伙子回答：「在下名喬貴發，年剛 20，家鄉在山西縣的喬家堡，幼年父

母雙亡，由哥哥嫂嫂撫養長大，嫂嫂自幼對我刻薄，青年時期參加一侄子婚

禮而被羞辱，一氣之下決定走西口，掙錢回來證明自己的能力。」 

希口不捨的說著：「好慘的命運，那後來呢？」 

  喬貴發倒吸了口氣，繼續說道：「後來加入了一支駝隊去蒙古，但在黑土

崖子時遇見遇見土匪，他們搶的搶，殺的殺，最後只剩下我和另一位弟兄，

其它的全被殺光了。好不容易，我們一起到了雁門關，卻因為意見不同，就

各自分道揚鑣，我往西，他往東，獨自前往。後來又遇到了暴風雪，身體不

支，才會昏倒在雪地中。」 



希口好奇的問：「你會些什麼？」 

喬貴發思考了一下說：「做豆腐，招呼生意，我總是一邊拉駝一邊學習點新知

識。」 

希口讚賞的說：「小伙子,不錯,很肯學。」 

喬貴發掻搔頭，不好意思的說：「不不不，您過奬了。」 

  忽然間，希口眼上泛著些淚光，喬貴發的遭遇，讓他想到他的朋友沙胡，

被殺死在黑土崖子，他到現在一直很愧疚，如果没有他那句話，他可以活到

現在，也可以看到店鋪的成果，他們可以一起光耀袓宗，他暗自想，等我有

能力了，回去光耀袓宗，一定要報仇！ 

  喬貴發忽地說道：「有時餓了、冷了、累了，真的很想躺在沙漠中，靜靜

的死去，好苦，没有人陪伴，只有孤寂，只有處處暗藏危機，在漫漫黃沙裡，

找不到任何方向，有時真的．．．唉！」 

  希口語重心長的回說：「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不管任何困難，一定要撐

下去。」 

  希口的話語充滿著慈愛，因為在外地出走了幾十年，從不懂事的少年，

經歷了磨練，增加了老成與歷練，面對這小伙子，只能給他多一點叮嚀，曾

經，他也有過輕身的念頭，在一大夜裡，沙胡來到他的夢中，就要他好好活

著，不要為了他再偒心，所以，無論如何都要撐下去。 

  求語看見希口若有所思的坐在椅子上，想必又在思念沙胡這位老友了，

他走過去，拍拍希口的肩說道：「東家的，您又想起沙胡大哥了嗎？」 

  希口落莫的回答：「沒事兒，今日聽那小伙子談起了黑土崖子的事，赫然

想起罷了！」隨手他擦了擦淚水，轉頭問求語：「你覺得這小伙子如何？」 

求語認真的回答希口的問題：「這小子看起來挺善良，也挺勤勞的，今早還主

動的幫忙掃了門庭！東家的，是不是有些想法呢？」 

  希口若有所思的說：「是啊，其實我有一個想法，如果我們把喬貴發留下，

藉由他做豆腐的手藝，供口外人嚐嚐！順便增加店裡收入」於是喬貴發便開

始在希口底下做事兒了。 

  自從喬貴發的加入，生意是好上加好，那些內蒙商人都慕名「豆腐」到

底是什麼？ 

  一個內蒙商人到希口的絲綢店買絲，剛好肚子餓了，見桌上有豆腐，便

問：「這是啥喇」？ 

  希口說：「這是我們漢地的涼拌豆腐，白嫩的豆腐丟上薑絲，再淋上醬油，

清爽又可口，您試試吧！」於是內蒙商人挖了一口，冰冰涼涼的，有飽足感，

口味又特別，所以只要來到希口的店，就一定會享用豆腐，這時又讓希口下

了一個決定。 

  一天晚上，希口把阿發叫來：「以後做豆腐的事就交給你了，我要兼賣豆



腐。」從豆腐上架後，歡迎的很，供不應求，賣得比絲綢好，阿發做的豆腐

Ｑ有彈性，便宜又實惠。所有內蒙人都很喜歡阿發的豆腐，說這樣持續了幾

年。 

  五年後的秋天，已經四十歲的希口把求語和阿發叫來，說：「我在商場上

闖蕩了好久了，該是退隱了，以後綏遠和恰克圖商場就交給你們了，求語，

你是我一路拔擢起來，我信任你的工作態度，認真又負責。三個月後，你將

成為東家，現在你要學習一些交接事宜。阿發，你雖然才跟我五年，但是，

你的謙虛肯學，我放心你，你將成為掌櫃的，協助求語。」 

  求語心急的說道：「掌櫃的，這是您一手開設的店，您就要這樣離開，那

我和阿發以後怎麼辦？沒有您的日子我們該怎麼辦？」 

  希口笑著說道：「你儘管放心，你跟了我這麼多年，再提點一下就可以了，

更何況又有阿發協助你，你就別擔心了！而我也答應你們，會回來看你和阿

發的。」 

  求語和阿發流著眼淚默默點頭。之後求語、阿發跟著希口學習經營店面

之事，什麼紅利制、分股利、學徒制…，最後希口帶倆人到大廳，指著「誠

信優先」的扁額告訴他們：「我們生意人一定要記得『誠信』，我是以『誠信』

立為大宗，對於每個客人我們都要童叟無欺，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設『誠』為

最本。現在我把任務交給你們，明天我將要啟程回鄉，不要覺得不可能，從

經驗中學習是一種過程。」 

  希口看著那個自己親手寫上的扁額，臉上竟有一種不捨的悲傷。晚上，

收拾完行李，他繞了這個商號一圈，二十年前從走西口來綏遠駐腳，建立這

個商號，以『誠』立店，學徒之間互信互助，內蒙人與他熱情打交道，這一

幕就像影片湧出腦海，二十年了，當年只為了掙錢養活家，沒想到一去就是

二十年，他摸摸自己的臉，以前多年輕多瀟灑，現在多了皺紋與蒼桑，而這

些歲月的皺紋，到底是事業的拚命還是對家鄉的恩念日積月累的呢？但是這

個精神不就是要傳承下一批人才嗎？這一磚一瓦，雖然自己一手打起，但總

有一天也是要給更有能力的人來接手，不是嗎？ 

  更未亮，想了想也該啟程了，拿起包袱，要走就瀟灑走吧！ 

 「掌櫃的，這個您帶上。」求語追了出來，手上拿著用紙包著的東西，「這

是…我們一點點心意！」希口接過求語手上的東西，打開一看，竟是豆腐！ 

  求語紅著眼說：「這是我和阿發一大旱起來做的，怕您返家的路上肚子

餓，我也希望您回去不要忘了這味兒，更不要忘了我們。」 

  希口拍拍倆人的肩膀說道：「謝謝你們送給我一份特別的點心，這味兒我

不忘的，就如同我也不會忘了我們一起打拼過的日子！我會再來看你們，記

得好好經營。」語後，希口看了看這二位一起打拼的伙計，再看了看這經營

十五年的商號，頭也不回的走了，只有聽到求語和阿發哭泣的大喊：「東家！



不要忘了我們，我們一定會好好工作，要再回來，要……。」「要再回來！」

這四個字一直盪漾在整個沙漠，越來越小，他那壓仰的淚水，再也沒辦法攔

下來，像洪水那樣泄下來。「要再回來，今生可能是最後一次，但是與你們相

遇，是我最幸福的事，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們！」這樣，他離開了跟他一起

打拚二十年的綏遠。 

  又是一大片的沙漠，風大的把那些曾經為了走西口，而陸續犧牲性命的

白骨給吹了出來，令他有一種悲從中來的感傷。「在別人眼裡，我似乎是幸運

的克服了走西口，但在我看來，我和那一堆堆白骨是没什麼不同的，甚至更

慘，我賠上的是朋友的性命！」如果山西的天願意多賜一點雨，哪還要走西

口的道理？誰不想要在自己的家鄉掙錢呢？山西人不是懶，而是真的窮困。

如果說山西是豐腴的，在往後怎麼會造就風雲叱咤的晉商大族呢？ 

  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他又回到了黑土崖子，那是他最痛心也最恨的地

方。沙胡就在這裡死去的，於是他又來到當年埋葬沙胡的地方，二十年的黃

沙，早已把那個木牌蓋了厚厚一層，於是他用手撥去上面那塵土，於是「車

輞村勇士霍沙胡」的字又再次重現了，他真的受不了了，哭著緊抱著當年埋

沙胡的木牌哭道，：「哥哥，我成功了，也履行了你的諾言，我來接你了！如

果當年我沒有雞婆打圓場，或許你我可以一起圓夢！」 

  希口走西口的事已經傳回村子，村民們也都開始傳頌，「又有一個走西口

的英雄回來啦」，瑰蘭和沙胡的妻子也聽說了這件事，高興的很，終於，他們

說到做到，征服了西口之路。 

  過了幾個星期，希口終於回到車輞村了，兩條道路都是歡迎他的村民：「走

西口的英雄回來了！英雄回來了！」他被這樣捧著進村，卻怎麼，高興不起

來，「雖然成功了，光耀祖宗了，可是我卻犧牲了用再多的錢換不來的東西，

朋友以及家庭相聚時光！」之後，希口被瑰蘭和沙胡的妻子迎進家。 

在談笑之中，沙胡的妻子突然問：「希口，沙胡沒跟你一起回來嗎？」希口一

聽，眼淚就這麼流下來了。 

  他只是淡淡說：「嫂嫂，你恐怕…恐怕要失望了…」他手微微顫抖，並把

一個盒子拿到她跟前，她問：「希口，我不明白。」 

  希口眼眶泛淚的說出他最不願意說出的三個字：「他死了！」 

這晴天霹靂的消息從希口的口中傳來，沙胡的妻子整個歇斯底里的把那木盒

子摔在地上：「啊～死了！我等了你二十年！當年你是怎麼答應我的，不是要

光榮回來，你現在回來，就是一個木盒子，你算什麼男子漢？」 

  希口只能靜靜在旁哭泣，過了許久，等沙胡妻子平靜些許，方才說：「嫂

嫂，對不起，我沒有好好照顧哥哥，他為了保護我，才會被那幫土匪打死的！」 

  沙胡妻子說：「這…不是你的錯，我只能說這是他的命，或許，當年我和

瑰蘭妹妹就應該阻止你們別去冒險，你別自責。」她拭去眼淚，只能用無言



和傷感看丈夫的最後一眼。 

  她哀傷的說著：「這是我最後一次看你了，現在你已經回到家鄉了，希口

也幫你完成了你的願望－不富不歸鄉！你.....你...一路好走。」二十年的等待，

化作最後的祝福，但這祝福，卻是這麼的哀婉悽涼！ 

  晚上夜深人靜，沙胡的妻子坐在門口，看著遠方一顆一顆閃耀的星星，她

在尋找沙胡，盼望著沙胡化成星星，守護著她和希口一家。想起他倆剛新婚

時，他對她說的話，都一一浮現出來：「從今天起，我牽著你的手一直到白頭。」

淚水再也忍不住的奪眶而出，她不懂，沙胡為什麼沒有遵照諾言，提早放開

她的手呢？風再度吹起，她的心也如此的漂盪起來。 

  自從沙胡的妻子知道這件事後，茶飯不思，成天抑鬱，終於病倒了，身

體每況愈下，一天她把希口和瑰蘭叫來：「我自己的身體…我自己知道，這些

日子的很謝謝你們，希口…你哥哥的事情…你不要自責，一定要…放…寬心。」 

  她轉頭看那已哭的淚不成形的瑰蘭：「我…的好…妹妹，莫傷心，好…好

照顧自己。」 

  隨後她將左手的鐲子摘下來拿給瑰蘭，說：「妹…妹妳收下，就當做姐姐

最後送妳的禮物，我…死後，這個鐲子就像我陪在妳身邊。」最後，她再和

夫妻倆說：「我死後，把我和你哥哥葬在一起。」含淚稱是，最後她帶著微笑，

離開人世。 

  安葬好沙胡的妻子後，他們環視這個家，冷清了許多，黑夜又來臨了，

月光照進了這個家，像是沙胡的妻子向月亮借了點光，告訴他們她過的很好，

天空中有兩顆星離的好近好近，甚至要黏在一起！希口心有所感的想著，哥

哥嫂嫂，你們相隔二十年，相聚了嗎？ 

  過了幾個月，在希口的心裡暗暗下了一個決定，他要宣傳自己的成功，

他要為自己建一個大院。這也是他多年來的夢想，於是他將想法告訴了瑰蘭，

她答應了，她心裡想著：丈夫一生辛苦了二十年，他該休息了，他該建個舒

服的大院犒賞自己，也用這大院告訴著往後的子孫，他走西口的歷程。於是，

他們開始規劃，建造，花了十年的時間，大院落成。他看著剛建好的大院，

心中有了欣慰，多年來的努力終於開花結果，我要藉由這個大院，將我的理

念發揚光大，並形成一個信仰，突然間，閃過一絲絲的悲哀，空無一人的大

院如此寂寞，原來是少了－霍沙胡。 

  於是，他帶了妻兒住進了大院。搬進大院後，他開始在石牆刻著屬於自

己的《周家家訓》。如： 

一、要勤儉持家，勤儉為美德，太過奢華將遭衰滅。 

二、以誠信為大宗，凡我子孫做貿易，必將誠信做為信條，童叟無欺，係為

晉商商業之德，不可違背。 

三、貧窮者、難者必助，開基祖本為困頓，是路人互相相助成就此，今日仍



有力助人，必不可推辭…。 

希口設下這些家規不是沒有原因，二十年一路走來，體會極多，在他困頓之

時，因有有心人的救助，一直到他創業，他一直感念在心，既然他成功了，

就要把這份情傳下去，回饋鄉里，也回饋自己。 

  歸隱後的希口，致力於在大院建學堂供自家小孩和清寒子弟讀書，早年

的他就是因為家境貧困無法讀書，也被人瞧不起，所以，他不希望他的子孫

和他一樣不能讀書，將來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他強調，讀儒學，希望他們心

中要有仁愛之心；讀莊子思想，希望他們清靜無為，一份隨緣，功祿不需刻

意追求，有無皆可，並讓他們有創作詩文的機會，不要被八股文思想鎖住了。 

  在希口的這樣的經營和推動讀書，大院漸漸鼎盛起來，但是…，到清末

時的當家，想說希口也不在了，慢慢開始揮金如土，吃鴉片的吃鴉片，不惜

一切銀兩，吃喝嫖賭，再加上清政府的無能，一大堆的戰爭，這些當上宮裡

官的周家子孫，辭職離開家鄉，另闢人生，終於，在 1900 年，清政府的掌權

者慈禧太后向八國宣戰，爆發了八國聯軍，賠了大量金錢，而當時國庫已空，

因此，清廷開始向人民借錢，徽商、晉商等大富商，周家大院就是其中，清

廷來到周家大院借款，當時第八代掌門人周華一口答應，簽好借據，他大方

借出一萬萬兩，他心想：「反正先祖之前掙了很多銀錢，不會花不完啦！」。

之後，他這個想法就是周家衰亡的導火線！八國聯軍後，人民處處受苦，皆

來向周華借錢，他豪爽一借就是一、二萬兩，一張一張借據越疊越多，終於

周家破產了，一天，周華計算家庫只剩二萬兩銀子，急著找這些債主討錢，

他們卻耍賴硬是不還錢。清廷也是說：「此乃報效國家之舉。」所以周家最後

沒落，子孫們散的散，分崩離西，有的到台灣發展，還有的到紐、澳，曾經

鼎盛至顛峰的周家大院抵不住政治動亂而暗淡，直到他的出現…。 

  他是周家第十一代後人叫周福財，他是民初有名的歷史與考古學家，也

寫過很多有關於考古的書，有一天，他被派去山西考察晉商史，長官給了他

七天，由於他提早一天考證完，便四處去走走，於是他來到了車輞村，在不

遠處，看到了一個很別緻的大院，被吸引進入了大院，沒想到竟是個大 

  此大院占地二十萬平方米，屋簷呈重檐式，現北方特有大漠風格，共有

75 間房，三層樓，雕刻精緻細膩、別緻，福財走進大院，看著大廳，裡頭華

麗別緻、高雅，擺設精緻，木頭是上好的檀香，牆上還掛著開山祖師周希口

的畫像，畫像旁掛著他寫的扁額「誠為大宗」，福財看了看這畫像，長的有點

像爺爺。走出去後，來到了一個庭院，這是有名的「珍妃園」，據說光緒的妃

子珍妃常到這裡遊玩、散心，這裡種著很多花，有杏花、梅花、百合…。更

有松柏長青樹木，整個園子飄滿了異香。在園子東南方，經一長廊會看到一

個雅緻的亭子，喚名為「狀元四季古亭」，整亭用花崗岩製成，四個柱子皆題

字，這是第九代掌門人所題，更別緻的是四面牆各刻著一花神季節，春杏、



 夏荷、秋茱萸、冬梅。為什麼要喚名為「狀元四季古亭」呢？每次這裡的孩

子要進京考試的時候，都會來這裡聚成一團，祈求及弟狀元，他們相信杏花

神就在裡面。春天的杏花是最早開的花，正好趕上學子們進京趕考，正好對

上東方柱子「杏花開的早，學子考的好」，夏荷象徵著清廉（蓮）出汙泥而不

染，就是希望有幸考上的學子們，做官後，即使官府再亂也不可以同流合汙，

正與南方柱子「夏蓮心不染，為官必清廉」。秋天的時候必登高望遠，眼中不

是只有功名利祿。喝茱萸鬆眼，正對上西方柱子「登高忘名利，茱萸酒忘己」。

冬梅為四君子之一，在越差的環境生長的越好，希望子孫們不要向貪官屈服，

正與北方柱子「君子似寒梅，官場若冬雪」相應。財福心想：「這位建院的祖

先是如此對子孫期望之高啊」！不難看出先祖的智慧高明。看完了這有名的

園子再往下走了一段路，途中還看到了許許多多雕刻精緻的牆壁，這些雕刻

刻的維妙維肖，刻刻都是對子孫的祝福，最後來到一閣樓，喚名為「詩香閣」，

周家的子孫會在春天杏花盛開的時候，在「珍妃園」舉辦寫詩比賽，將好的

作品用小篆、隸書、楷書、行書和草書刻在閣樓的牆上，以供後人品詩和練

字，除此之外，他們還收集各派唐詩、宋詞和元曲。讓周家子孫欣賞，這真

的使福財大嘆連連，讚希口如意栽培子孫啊！ 

  臨走前，他進去了周氏祠堂，桌上放著一本族譜和一疊的借據，他上前去，

翻閱了那本族譜，泛黃的紙上詳細記載這個大院的掌門人，他發現譜中寫道「第

六代金字輩…，第十一代福字輩…」，他心裡更疑惑，「我們家中兄弟姊妹中間

皆有福字，不會這麼巧吧？」往上一看第一代掌門人 － 周希口，原來這是

福財先祖的大院，難怪希口和爺爺長的有些許像，他是希口的後代，他曾經聽

過爺爺說他的事兒。希口用盡一生，走西口至綏遠，在商場上活躍二十年，回

來就回饋社會，這個大院就是要讓他的子孫知道：「以前的生活很苦，是靠著前

人的手慢慢建立起來，千萬要珍惜他。」族譜旁邊放著一疊借據，他一張一張

的看，終於他知道為什麼這裡沒有人住，子孫散落了！每到八世周華時，因為

他的揮霍金錢，加上政治的動亂，國庫的空蕩，人民困苦，借錢後無法還，到

最後帶著遺憾搬走這裡，這也難怪福財不知自己身世！這時候的他有些感慨：

「曾經這麼鼎盛一時的周家至第八代全部破滅了」，這位掌門人的事跡被第一代

先祖知道了他會作何感想，是否他所做的一切都白費了呢？看著眼前歷代先祖

牌位，心中下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揮別了這美麗的大院後，把這件事告訴了太太，隔天，他帶著妻子與小

孩搬回去了周家大院，因為當時的福財在周氏宗祠前說：「身為周家子孫身感

十分驕傲，我要讓全中國的人民知道周家的故事，並且讓他們都知道晉商 - 一

個用血汗築成的商業集團。」縱使這個周家大院的風采不再如昔日，但總有

一天，所有的人民都會為此榮耀 



  

此篇小說貫穿不同時代，故事情節龐大，附上參

考資料，能感受到作者為揣摩當時人物的口語，下了

些功夫，且讀來有歷史滄桑之感。結尾的狀元四季古

亭，亦是別具巧思。礙於短篇小說篇幅，加上情節多、

時間長，許多細節無法交代清楚。 


